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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书信，慢时光里的岁月牵挂

本报记者 周翔宇

回望通信方式的变迁，从信件到电报，从固定

电话到模拟蜂窝移动电话，数字时代从单次文字

传送到实时视频互联，人们的通信记忆在岁月里

沉淀出城市独有的温度。

打开尘封档案，阅读城市过往。

徐州市档案馆珍藏着上世纪徐州人生活中通

信往来的珍贵影像：马路上，邮递员在骑自行车送

信；机房里，接线员专注地操作电话交换机；街巷

里，生意人手持“大哥大”……一张张老照片，定

格的是不同年代的沟通方式，成为一个时代的鲜

明印记，也见证着通信事业的发展历程。

过去，人们联系远方亲友大多靠书信。这种古

老而温情的通信方式绵延千年，历朝历代也都设

有驿传及管理机构，维系着天南地北的牵挂。

清末，徐州正式开办邮局，信函、明信片、文件

等均可寄递，并对信件规格有着明确规定：长不逾

2尺，宽与厚不超1尺，重量不大于3斤。这些要求，

与当时有限的交通运载能力息息相关。

1931年，徐州开通航空函件业务，信函、明信

片、书籍等均可通过航空寄递，每件20克需加贴邮

票1角5分。高昂的资费让普通民众望而却步，寻常

百姓依旧以普通平信作为最主要的联络方式。此

后受战乱影响，信函业务开展愈发艰难，邮费也随

之上涨，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能平安收到一封来

自亲友的信件，便显得格外珍贵。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城市秩序逐步恢

复，邮政信函业务也迅速重启。仅12月8日至9日两

天，就收寄平信451封、挂号信103封，可见人们对

书信往来的迫切需求。

同年12月21日，为支援前线将士，邮政部门规

定，凡寄往前线及野战医院的贺年片与平常函件，

均可免费寄递，由支前邮局统一办理，邮件封面左

上角加盖“支前免费”戳记以示区分。战火中的信

件，不仅承载着思念，更凝聚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1949年9月，保价信函业务恢复开办，这既是

邮政服务的完善，也折射出社会经济的逐步复苏。

保价信函属于特殊挂号服务，多用于寄送有价证

券、重要证件、合同等贵重或关键物品，寄件人可

声明价值并缴纳保价费，一旦邮件丢失损毁，邮局

将按保价金额赔偿。

作为南北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州邮政事业始终

稳步发展。到1985年，全市全年收寄平常函件与挂

号函件已达1387.28万件，较1949年增长了12.45

倍。小小一封书信，从战乱中的辗转难达，到和平

年代的畅通无阻，不仅记录着邮政事业的变迁，也

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岁月记忆与人间温情。

上世纪70年代，徐州的邮递员奔波在大街小巷。

从鸿雁传书到指尖互联

那些年，徐州人这样联系彼此
一封电报，紧急联系却惜字如金

尽管现在人们很少用信件联系，但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里，信件是人们沟通联系的主要方式。不过，

书信传递较慢，比书信更迅捷的电报在网络尚未普

及的年代，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上世纪初，徐州和南京、开封、郑州、济南等附近

城市就通了人工电路。早期的电报通信采用人工电

路传输信号，通过金属导线与大地形成回路，利用摩

尔斯电码的点、划符号传递信息，由人工收发并译解

电文。摩尔斯电码就是人们常说的摩斯密码。

上世纪30年代，徐州附近的县城也都通了电报，

丰县和沛县的电报由砀山经转，睢宁的电报由宿迁

经转，邳县的电报由韩庄经转，东海和赣榆的电报由

清江经转。徐州电报局因业务量大、战略位置关键，

成为全国10个特繁局之一。

发电报时，市民将拟好的文字交给发报员，由

发报员译成摩尔斯电码发送至对方电报局，再由收

报员解码译出。摩尔斯电码可用数字传递汉字，常

用四位数字对应一个汉字，比如3634、0055、0525、

0448四组数字，电报传输后经过解码，就译成“为

了胜利”四字。

抗战时期，华北大量电报经徐州中转，转报业务

接近电报业务总量的一半。抗战胜利后，技术不断进

步，电报设备逐步更新，徐州联通周边城市的线路也

持续扩容。除有线电报外，无线电报也在发展运用，

它无需线路，但受联络时间与保密性限制，多作为有

线电报的辅助与备用。

电报虽比书信快捷，但仍属低速传递，且资费不

菲。因此，拍电报时大多数人都是字斟句酌、力求内

容极简，既能说清楚事，又能节省费用。如今，电报早

已退出大众日常生活，仅作为怀旧与仪式感留存。目

前国内仅北京仍保留电报发行业务，此前全国倒数

第二个电报业务办理点，一个位于杭州的营业厅，也

已于2025年正式停止电报服务。

电报是典型的单向讯息传递方式，以通知为主。

与之相似的，还有曾风靡一时的传呼机，也就是BP

机。比如：有人联系你，就需要先拨打传呼台，伴随着

“嘀嘀”提示音，传呼台发送简短信息到你的传呼机

上，你再就近找固定电话回拨。如今看来略显繁琐，

可当年腰间别着BP机，再配上金属挂链，却是时髦

与身份的象征，成为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人手一机，移动通信成为日常

作为双向即时通信的典型代表，电话的发展深

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徐州市区上世纪初就出现电话了，但是不多，当

时的线路是用木杆明线架设，到上世纪30年代，共有

600根左右的电杆。那时候打电话并不便宜，普通市

民较少使用，大多为官员、商人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徐州市内的电话机线设备、局所

设置、服务范围持续扩充。到1985年时，徐州基本形

成了以地下电缆为主的市话通信网。这个阶段，公用

电话亭开始在街头出现，走进人们生活。在公用电话

亭之外，校园里、马路边还曾矗立着另一道风景，插

卡式公用电话。人们怀揣着薄薄的田村卡、IC卡，在

宿舍楼下、马路边的电话机前插卡、拨号，听筒里传

来家人熟悉的声音。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薄薄的

电话卡承载着无数少年对家的思念。

上世纪90年代初，家用电话开放安装了。当时的

装机费一台要四五千元，且手续很繁琐。过了几年，

慢慢降价了，才有更多的人家安装。

与此同时，“大哥大” 和小灵通的陆续出现，让

随身实时语音通信走进了徐州寻常百姓家，成为一

代人的集体记忆。

今年65岁的张斌，退休前是徐州一家国营工厂

的工人，谈起当年使用小灵通的日子，他仍记忆犹

新：“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小灵通在徐州特别火，很

多同事人手一部，我也攒钱买了一部，那可是我人生

中第一台随身通信设备。”

张斌回忆说，小灵通个头大小和手机差不多，不

像BP机只能收信息，小灵通能接打电话、能接发信

息，费用比手机要省很多。“其实有模拟网 ‘大哥

大’的时候我就想买了，但是那个太贵了，一部手机

要好几万，当时除了大老板没几个人能消费得起。”

他告诉记者，当时小灵通资费特别便宜，月租才

十几块钱，打电话1毛钱一分钟，普通老百姓也能负

担得起。

他还记得，小灵通不仅是通信工具，还是邻里间

的“时髦物件”。“街坊邻居凑在一起，总爱拿出小

灵通互相看看，有的还会挂个好看的挂件装饰。我那

部小灵通是银灰色的，用了好几年，外壳都磨花了还

舍不得换。”张斌感慨道，虽然小灵通的信号不算太

好，偏远一点的地方就会没信号，但在市区里完全够

用，是真正走进老百姓生活的通信设备。

小灵通的普及，标志着徐州人的通信方式从

“单向通知”真正迈入“实时对话”的平民时代。它

轻便、实惠，承载着无数普通徐州人的生活记忆，见

证着城市通信的普及与发展，也成为徐州通信变迁

中温暖而鲜活的一笔。

从鸿雁传书到数字互联，从电报解码到即时通

信，徐州的通信变迁，既是技术迭代的缩影，也是城

市发展的见证。一封封书信、一声声电报、一部部电

话，串联起岁月温情，也连接着时代步伐。如今通信

瞬息可达，那些旧时光里的联络方式，依旧藏着城市

里最动人的烟火与记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邮电局话务工作人员在接线。没有家用电话时，市民在电话亭打公用电话。


